


偶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冬⾄，鵝⽑般的⼤雪漫天⾶舞，整個上京城籠罩在⼀⽚雪海之

中，猶如開了滿城的蘆花。
師⾳裹著⼀件厚厚的紅⾊⼤氅站在清韻軒院中，清雋的臉因為受

到冷氣的侵襲⽽顯得微微發紅。她望著空中飄飄盈盈的雪花迴旋峰
轉，眼眸如冰雪般純澈寧靜。
少傾，她伸出⼀隻⼿，看著那⼀朵朵⼩⽩花緩緩落⼊⼿⼼，消

融，落下，消融，嘴⻆彎起⼀抹淺淺的弧度。
⾝後，嬋兒⾝著⼀襲粉⾊冬⾐，伸著⻑⻑的脖⼦詫異地看著師

⾳，這⼀刻，她忽然覺得⼼裡似乎有亮光溢出。
“⼩姐，你在看什麼呢？”猶豫了半晌，嬋兒還是⼩⼼翼翼地開了

⼝，打從進⼊將軍府，她便從未⾒過⼩姐像今⽇這般溫雅嫺靜過。
師⾳轉過⾝來，雪花落滿雙肩，“看雪呀”，她張開雙臂，悠然在

雪中轉了個圈，眉⽬如畫，娉婷勝天仙，“你看，是不是很美？”
嬋兒瞳孔微微放⼤，眼前這⼈，真的是她們家那個驕縱跋扈的⼩

姐嗎？
⼀個撐著油紙傘的婦⼈躡⼿躡腳地從⾨⼝⾛來，看到院中沐雪⽽

⽴的兩⼈，她臉⾊⼀沉，⽼遠就喊：“嬋兒，你怎麼讓⼩姐出來了？她
才剛好些，若是再有個三⻑兩短，你擔待得起嗎？”
嬋兒撲通⼀聲跪在雪中，臉⾊發⽩，“⼩姐……⼩姐饒命。”
師⾳看著嬋兒害怕的樣⼦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蹲下⾝將她扶起。
嬋兒戰戰兢兢地站起來，⼀雙⽔汪汪的⼤眼睛疑惑地盯著師⾳，

看起來⼗分忐忑。
師⾳微微歎了⼝氣，原主這是可怕到了什麼地步。
顧嬤嬤⼀臉擔憂地⾛來，卻迎上師⾳笑眯眯的臉，“嬤嬤，是我⾃

⼰出來的，不怪嬋兒，⽽且我已經好全了，你看”，她蹲下⾝捧起⼀堆
雪，揉了個雪球朝遠處牆上扔了過去，雪花四濺，師⾳笑得花枝亂
顫。
顧嬤嬤和嬋兒雙雙怔住，她們從未⾒過⼩姐如此純粹乾淨的笑

容，⽽且，⼩姐剛剛是在維護嬋兒嗎？
“⼩姐……”顧嬤嬤忍不住叫出了聲。
“嗯？”師⾳微微⼀笑，漫天⾶舞的雪花映襯著她的臉，美麗聖

潔，猶如⼀朵迎⾵⽽⽴的天⼭雪蓮。



“⼩姐，你……⻑⼤了，懂事了”，顧嬤嬤⾯上透著欣慰，⼜隱隱含
著幾絲⼼疼。她踮起腳緊了緊師⾳⾝上的⼤氅，將她肩上的落雪拍
落，鄭重道：“⼩姐，你若不想嫁，咱就不嫁，過幾年再讓⽼爺尋⼀⾨
好親事。”
師⾳低頭，淡淡⼀笑：“不妨事，爹爹已經當著眾⼈的⾯許下婚

約，我不能再給他添⿇煩。”
“⼩姐，這可是你的終⾝⼤事，若你苦苦哀求，⽼爺⼀定會⼼軟

的”，顧嬤嬤雙⼿握住師⾳的⼿腕，眼神近乎乞求。
師⾳搖了搖頭：“其實，我覺得成親也不錯。”
看著師⾳那毫無波瀾的眼神，顧嬤嬤⼼中⼀緊，抓著她的⼿不⾃

覺⽤⼒了幾分。師⾳沖顧嬤嬤淡淡⼀笑，原主的記憶就在此刻浮上⼼
頭。
原主師⾳，是鎮國⼤將軍之⼥，性格乖張，刁鑽跋扈，平⽇裡最

喜歡的，便是欺負家中的僕⼈。⽽她未來的夫君，便是她⽇常欺負得
最狠的那位，管家之⼦，林⽩。
兩⽉前上京秋獵，原主⼀⾝騎裝端坐⾺上，颯爽⾮凡，並肩⽽⽴

的，是她的⼼上⼈太⼦蕭炎。出發前爹爹曾對她說，如果秋獵之時表
現出眾，就會向聖上提議，讓她與太⼦結為連理。
那原是她最接近蕭炎的⼀次，蕭炎看她的眼神也不似往⽇淡漠。

原主求功⼼切，策⾺揚鞭第⼀個沖進樹林，可誰知沒過多久，她便在
⾺背上暈了過去。
再次醒來，她已躺在堆滿葉⼦的地上，頭頂圍著⼀圈⼈，其中，

也有她⼼⼼念念的蕭炎。
她正要起⾝，卻發現⾃⼰的腿被什麼東西壓住了，轉⾝⼀看，⾝

邊居然還躺著⼀個⼈，⾐衫散亂，臉頰通紅，正是家中僕⼈林⽩，原
主當場奔潰。
當時，原主⾝上只穿了⼀件遮羞的內衫，想是秋⾼氣爽，躺地上

太久染了⾵寒，再加上⼼思憂慮，從此便⼀病不起，直到五⽇前師⾳
穿過來，⾝體才漸漸好轉。
師⾳輕歎⼝氣，對顧嬤嬤道：“嬤嬤，我想出去散散⼼”。
顧嬤嬤點頭：“好，我陪⼩姐⼀道出去。”
⾺⾞在落滿雪的地⾯上緩緩⾏駛，碾出兩道深深的轍痕。過了⼀

陣，雪漸漸停了，街上可偶⾒⼀些掃雪的⼩販和玩耍的孩童，師⾳掀
起簾⼦，看著外⾯祥和的景象，臉上浮現出⼀絲歡喜。



顧嬤嬤⾒她⼼緒難得好轉，便在⼀旁逗起她來：“⼩姐你看，這個
雪⼈像不像⽼耿家的胖墩兒？”
師⾳笑彎了腰：“像，真像！”
“還有那個，像慧兒那⼩蹄⼦！”
“慧兒可⽐她凶多了。”
“哈哈哈……”
…………
師⾳看著顧嬤嬤笑得開⼼的樣⼦，⼀股暖意湧上⼼頭，顧嬤嬤對

原主是真的好。
原主的娘親在她很⼩的時候便過世了，師⼤將軍沒有續弦，獨⾃

⼀⼈將師⾳兄妹拉扯⼤。⽽顧嬤嬤是原主的奶娘，這些年來，原主把
家裡的僕⼈上上下下欺負了個遍，但唯獨對顧嬤嬤⼀直尊敬有加。
⾺⾞漫無⽬的地在街上⾛著，師⾳和顧嬤嬤無拘無束地笑著，不

知過了多久，師⾳⽬光忽然落在街邊⼀座⾼⼤樓宇中間的牌匾上，甫
⼀⾒那牌匾，師⾳平靜的眼中忽然漾起幾絲波瀾。
顧嬤嬤⾒她神⾊有異，循著她的⽬光向外望去，那⾚紅⾊的牌匾

上，端端正正寫著四個燙⾦⼤字——天凝賭坊。
“停⾞”，師⾳沖⾞夫道。
顧嬤嬤疑惑：“怎麼了⼩姐？”
師⾳回眸⼀笑，“嬤嬤，我想進去瞧瞧，權當解解悶，⾏嗎？”
顧嬤嬤今⽇格外寵她：“好，我陪你。”
賭坊之內⼈聲嘈雜，押注之聲此起彼伏，三三兩兩的⼈們聚在賭

桌旁，有的眉頭緊蹙，有的躁怒不安，有的開懷⼤笑。
⼆樓⻆落的雅間之中，賭坊掌櫃路天凝躬⾝給站在窗前的少年作

了⼀揖，道：“主⼦，師⾳來了。”
那少年微微⼀怔，轉過⾝來。他⼀⾝⿊⾊⽞⾐，蕭蕭肅肅，負⼿

⽽⽴，腰間緊束著⼀條暗紅⾊腰帶，看起來⾵度翩翩，膚⽩若雪，眼
含星河，俊美異常，令⼈不敢逼視。
他看上去約莫⼆⼗多歲，可他眼神平靜，神⾊淡漠，仿佛年紀輕

輕便歷經滄桑，看穿世事。
少年沉聲道：“她來幹什麼？”
“屬下不知，不過已經派⼈盯著了，為免節外⽣枝，主⼦還是先從

後⾨離開的好。”
少年微微頷⾸：“嗯。”



路天凝當即差⼈奉上⼀⾯鏡⼦和⼀張⼈Pi⾯具，少年接過，熟練
地貼到臉上，那張俊美的臉登時變成另外⼀副模樣，雖也是個俊俏的
少年，卻⽐之前遜⾊許多，也年⻑許多。
少年款款⾛出房⾨，餘光不經意間掃過樓下的⼈群，⼀眼便看到

那個熟悉的⾝影——師⾳⼀⾝紅⾐，輕踱著步⼦在賭桌之間徘徊。
看到師⾳的正臉之後，少年⾏⾛的步⼦驀的⼀頓。
“主⼦，怎麼了？”路天凝詫異地問道。
那少年舉起右⼿，揮了揮，⽰意他退下。
“可是主⼦……”
“下去吧，我⾃有分⼨”，少年語氣篤定，⾝後幾⼈對視⼀眼，搖

了搖頭，默默退了下去。
少年站在廊上，⽬光始終追逐著那⼀抹紅影，他從未⾒過師⾳如

此純淨無暇的模樣，不知是因為她今⽇未施粉黛，還是因為⾨外的雪
花給她平添了⼀份清幽之意，今⽇的師⾳，周⾝似有煙霞輕攏，儀靜
體閑，氣若幽蘭，與往⽇那個張揚跋扈的⼥⼦截然不同。
往⽇，他最討厭的就是紅⾊，可今⽇他竟覺得那⼀抹紅格外柔和

靜謐。
師⾳四下轉了轉，最終停在了中間那張⼈最多的賭桌前⾯。顧嬤

嬤跟在她⾝後，⾒她只是看看，並未上前去賭，也沒說什麼。雖說將
軍家的⼤⼩姐逛賭坊並不是⼀件體⾯的事，但她家⼩姐現在聲名狼藉
醜聲遠播，也不在乎多這⼀件，只要⼩姐開⼼便⾜夠了。
師⾳⾯前這張賭桌⻑約七尺，左右各坐了⼀⼈，右邊這位，是個

⼆⼗五六歲的男⼦，氣宇軒昂，神采奕奕，⼀⾝藍⾊錦⾐，⼀看便知
是由上好絲綢織成。
左邊的男⼦略微年⻑，⼀⾝粗布⿇⾐，髮絲淩亂，雙眼佈滿⾎

絲，似是多⽇不曾睡過好覺。師⾳看向他時，他正轉向⼀旁抱著嬰兒
的⼥⼦道：“剩五兩了，還賭嗎？”
⼥⼦道：“賭，五兩⼜有何⽤，孩⼦要緊。”
那⼥⼦眉⽬清冷，容⾊晶瑩如⽟，是個難得的美⼈，她輕拍著懷

中嬰兒，⽬光堅定，頗有⼀股不輸男兒的氣魄。
⾝旁男⼈點了點頭，轉⾝揉了揉眉⼼，對那藍⾐男⼦道：“下⼀

局。”
那懷抱嬰兒的⼥⼦像是男⼈的妻⼦，師⾳看著他們，暗暗嘀咕：

⼀家三⼝⼀起來賭坊？真是稀奇。



師⾳頗有興趣地看了⼀會兒，那⼀家三⼝有輸有贏，⼀盞茶之
後，男⼈⾯前依然放著五兩銀⼦。
師⾳轉⾝，悄悄對⾝後的顧嬤嬤道：“看來這⼀家三⼝急需⽤

錢。”
顧嬤嬤點了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倒是師⾳⾝旁⼀個圍觀的⼈開了

⼝：“這家孩⼦得了重病，沒錢抓藥，兩⼝⼦東拼西湊，湊了⼋兩銀⼦
來這裡賭”。
師⾳善意地撇了那⼈⼀眼，問道：“抓藥需要多少錢？”

 

輸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那⼈道：“五⼗兩。”
師⾳右⼿不經意間撫上左邊⾐袖，她那⽩皙纖細的⼿腕上，堪堪

卡著⼀隻晶瑩剔透的翠綠鐲⼦。她看了那嬰兒⼀眼，清澈的眸⼦劃過
⼀抹憐惜，⼩傢伙睡得很沉，⼩臉紅撲撲的，眉頭緊皺，似是在⽤弱
⼩的⾝軀努⼒抗拒著什麼。
師⾳⼼道：這⽟鐲⾊澤飽滿，質地通透，是純正的翡翠，應該值

五⼗兩吧。
穿越之後初次出⾨，師⾳對這裡的物價還不甚瞭解。不過，即便

如此，⽣活在瀛洲、⾃⼩與⽟為伴的師⾳⼀眼便知⾃⼰⼿上這只⽟鐲
屬於上等貨⾊。

“唉，遇上路⼩公⼦，他們這⼋兩銀⼦鐵定是要打⽔漂了”，旁邊
那⼈無奈地搖了搖頭，甚為遺憾地道。
師⾳奇道：“路⼩公⼦？”
那⼈指著右邊意氣⾵發的藍⾐男⼦：“就是這位公⼦，賭坊的少東

家，他很少來，但是⼀旦出現，便沒有他贏不了的局。”
師⾳頗有深意地望了路⼩公⼦⼀眼，她相信這世上有些⼈天⽣運

氣便很好，但她不相信有⼈能夠逢賭必贏，如果真的有，那他就是在
耍⽼千。
然⽽，她細細觀察了路⼩公⼦許久，也沒看出半點端倪。⼀炷⾹

之後，那⼀家三⼝已是輸得⾎本無歸。
丈夫和妻⼦銜悲茹恨，相對無⾔。周圍看熱鬧的⼈⾒此情景，⼤

都搖頭⼀歎，⼜到別的桌上去了。



丈夫恍恍惚惚站起⾝，接過妻⼦⼿中的嬰兒慢慢向⾨⼝⾛去，他
眼中溢滿絕望，仿佛出了⾨，便是地獄。
師⾳正要追上前去，卻⾒路⼩公⼦忽然起⾝沖那⼀家三⼝喊道：

“等⼀下，我們再賭⼀場。”
夫妻⼆⼈均是⼀愣，⽊然轉過⾝來，丈夫喃喃道：“我們已經⾝無

分⽂了。”
路⼩公⼦牽起⼀邊嘴⻆，慢條斯理地道：“沒有銀⼦也可以賭，你

們可以押別的。”
“押別的？”夫妻⼆⼈的⽬光不約⽽同落在對⽅⾝上，然⽽，⼊眼

所⾒均是⼀⾝粗布⿇⾐，素⾯朝天，找不出任何值錢的東西。
路⼩公⼦微微歎了⼝氣，故作凝重地道：“看你們可憐，我便再給

你們⼀次機會，這次我押⼀百兩，你們若是贏了，直接拿⾛，若是輸
了，只須讓你家娘⼦在我店裡坐莊，三⽉為期，如何？”
聞⾔，丈夫看看妻⼦，⼜看看路⼩公⼦，似乎意識到了什麼，怒

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他拉起妻⼦的⼿，匆匆向⾨⼝⽽去，怎料妻⼦竟像被⼈定住了⼀

般，⼀動也不動。
師⾳⼼下⼀驚，⼤庭廣眾之下強搶⺠⼥？
然⽽，她環顧四周，居然發現周圍賭桌上真的有⼥⼦坐莊，怪不

得賭坊裡的⼈都⾯不改⾊，照這情形，路⼩公⼦好像真的是在憐憫那
⼀家三⼝。
即便如此，直覺告訴師⾳，這路⼩公⼦絕對有貓膩。
妻⼦甩開丈夫的⼿，轉⾝盯著路⼩公⼦問道：“此話當真？”
路⼩公⼦拍了拍胸脯：“我天凝賭坊⼀向⼀⾔九⿍，童叟無欺。”
“童叟無欺”這四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，似乎有點諷刺，師⾳忍不

住笑了⼀聲，⾝後的顧嬤嬤卻輕輕扯了扯她的⾐袖，⼩聲道：“⼩姐，
他說得不錯，天凝賭坊從不賴帳，是上京⾵評最好的賭坊。”
師⾳斂了笑意，悄聲問顧嬤嬤：“嬤嬤，那你可聽說，這路⼩公⼦

喜歡欺負良家婦⼥？”
顧嬤嬤搖了搖頭：“未曾聽說。”
“好！我跟你賭！”⼥⼦篤定的聲⾳打斷了師⾳的思路，她循聲望

去，那⼥⼦不顧丈夫阻攔，徑直向賭桌⾛來。丈夫⾒攔不住她，也連
忙追了過來。



師⾳看到那⼥⼦眼中閃著的灼灼光芒，不知不覺想到了多年前的
⾃⼰，是啊，即便是死路⼜如何，還是會有⼈⾛得⼼⽢情願。
那⼥⼦仿佛也意識到路⼩公⼦在耍⽼千，甫⼀坐定，便道：“既是

拿我⾃⼰作賭注，那這⼀次，你來下注，我來搖骰⼦。”
路⼩公⼦顯然沒料到她會來這麼⼀出，⼀時有點不知所措，答應

吧，萬⼀輸了，豈不是賠了夫⼈⼜折兵，不答應吧，⼜顯得⾃⼰⼼中
有⻤。
躊躇⽚刻，他似是想到了什麼好主意，訕訕笑道：“這樣吧，既然

是⼀錘定⾳的賭局，咱們換個玩法如何？”
“怎麼換？”那⼥⼦極其認真，路⼩公⼦的⼀舉⼀動她也都觀察的

細緻⼊微，不過與師⾳⼀樣，她並未看出半點端倪。
路⼩公⼦道：“我去拿樣東西，⾺上回來”。
話畢，他便起⾝⾛向後院，師⾳正琢磨著這路⼩公⼦葫蘆裡到底

賣的什麼藥，⼀轉眼他就已經回到了賭桌上。
周圍看熱鬧的⼈們早就等得急不可耐，紛紛道：“路⼩公⼦，你有

什麼新的玩法，快點拿出來給我們瞧瞧呀。”
路⼩公⼦挑了挑眉，站起⾝來，緊握的雙拳緩緩打開，兩塊寫有

“輸、贏”⼆字的⽟璧出現在眾⼈⾯前。
“兩塊⽟璧，你選其⼀，若選到贏，⼀百兩便是你的，若選到輸，

你留下幫忙，機會僅此⼀次，賭不賭，你⾃⼰決定”，他臉上隱隱透著
⼀絲得意，似是料定了對⽅⼀定會賭。
師⾳猛地想起，這個場景，她曾經在話本裡⾒過。
那⼥⼦緩緩⾛到路⼩公⼦⾯前，凝視良久，終究還是說了⼀個字

——“好”。
路⼩公⼦眉開眼笑，眾⽬睽睽之下，他將那⽟璧上有字的⼀⾯壓

在⼿⼼，隨即翻來覆去地在兩⼿之間反復倒騰。
師⾳暗暗觀察，這路⼩公⼦⼿速極快，雖然看不真切，但師⾳已

然確定，他那寬⼤的袖⼦裡，⼀定還藏了第三枚⽟璧，上⾯寫著
“輸”。他只需混淆視聽，將那寫有“贏”字的⽟璧換下來，便能輕⽽易舉
贏得這場賭局。
反反復複倒騰了許久，路⼩公⼦終於⼼滿意⾜地停下了⼿中的動

作，⽽此時，所有⼈的⽬光不約⽽同地從他⼿上轉移到了與他對賭的
⼥⼦⾝上。



⼥⼦美麗的臉上沁出了細細的汗珠，她深吸⼀⼝氣，⾛到路⼩公
⼦⾯前，眼珠開始在他兩⼿之間徘徊，良久，她都沒敢伸⼿去抓其中
的任何⼀個。
眾⼈也不出聲，就這麼靜靜地等著。半晌，她才顫顫巍巍地伸出

⼿，去抓路⼩公⼦左⼿裡那塊⽟璧，然⽽，就在指尖剛要觸碰到⽟璧
的那⼀刹那，她⼜觸電似的縮回了⼿。
這下，⼀些⼼急的看客終於等得不耐煩了，紛紛催促起來。
“總要選⼀個的呀，快選吧！”
“第⼀次的感覺很准，就選剛剛那個吧！”
“快點呀！”
…………
在眾⼈的慫恿下，⼥⼦終於⼜⿎起勇氣，伸出⼿，⼩⼼翼翼地抓

起那顆承載了她和她的家庭⽇後命運的⽟璧。
她將那⽟璧壓在⼿裡，並沒有⼀下⼦翻過來，⽽是⼀點⼀點，朝

⾃⼰眼睛的⽅嚮往上翻，圍觀的⼈們也都⼀⻣碌往她這邊湊。
就在這千鈞⼀髮之時，⼀道紅影忽然從⼥⼦⾝旁閃過，眾⼈還沒

明⽩過來是怎麼回事，⼥⼦⼿中的⽟璧已不翼⽽⾶。事情發⽣得太過
突然，以⾄於連站在樓上的少年都愣在了原地。

“是個贏字。”
⼀道溫婉柔和的⼥聲從窗邊傳來，如⼗裡春⾵，沁⼈⼼脾，眾⼈

愕然望去，只⾒⼀個清麗脫俗、⼀⾝紅⾐的⼥⼦半倚窗欄，嘴⻆含
笑，正細細觀賞⼿中的⽟璧，不是師⾳⼜是哪個！
顧嬤嬤驚得張⼤了嘴巴，站在樓上的少年勾起⼀邊唇⻆，頗有深

意地望著師⾳，似是要看她接下來如何收場。
賭坊之內⼀⽚譁然，抱著嬰兒的男⼈⼤喜過望：“是贏嗎？快給我

們看看！”
師⾳道：“⾃然是贏，我們將軍府的⼈⼼⼝如⼀，從不騙⼈。”
路⼩公⼦此時終於反應了過來，急怒之下拍案⽽起，忽⼜想起師

⾳剛剛說她是將軍府的⼈，登時⼜將⽕氣硬⽣⽣壓了下去，問道：“這
位姑娘，你是將軍府什麼⼈？”
師⾳將那⽟璧收到⾝後，含笑道：“師⼤將軍之⼥，師⾳。”
此話⼀出，賭坊之內眾⼈⾯⾯相覷，雖然誰也沒說什麼，不過⼤

家⼼裡想的幾乎都⼀樣：原來這位，就是那個傳說中除了貌美⼀無是



處，刁鑽跋扈⼼腸⽍毒，癡戀太⼦不得，不知廉恥與酷似太⼦的家僕
勾三搭四的將軍家的⼤⼩姐！
顧嬤嬤緊蹙著眉憂⼼忡忡地望著師⾳，嘴巴⼀張⼀翕，卻說不出

⼀個字來。她原還歡喜⼩姐最近好像真的變了，可如今再⼀看，莫名
其妙搶⼈家東西，嘩眾取寵，與之前那個蠻橫無理的師⾳⼜有什麼兩
樣？
不過，雖然師⾳臭名昭著，但她畢竟是鎮國⼤將軍家的⼩姐，路

⼩公⼦⼀點兒也不敢怠慢，連忙上前作了⼀揖，含蓄地道：“原來是師
⼩姐，⼩⼈這廂有禮了，煩請師⼩姐將那⽟璧翻過來給⼤家看看，好
讓這場賭局有個定論。”
師⾳微微⼀笑，說了個“好”字，便將那握著⽟璧的⼿伸到路⼩公

⼦⾝前。
路⼩公⼦⼼下⼀喜，點頭哈腰地伸⼿去接，卻沒料到，落⼊他⼿

⼼裡的，不是⽟璧，⽽是早已被師⾳碾成碎末的齏粉，絲絲縷縷，均
勻細膩。

 

林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賭坊眾⼈，包括站在樓上的少年，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動驚得說

不出話來，像是受到雷擊⼀般，都張著嘴巴呆愣在原地。
能將⽟璧在⼀瞬之間碾碎的⼈，這世上還沒有幾個，即便是師⼤

將軍，也不⼀定有這樣的功⼒，⽽這個看起來纖弱嬌柔的師⼤⼩姐，
居然將它碾成了如麵粉⼀般均勻細膩的齏粉！
路⼩公⼦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，他半癡半傻地望著那⼀縷縷齏粉

從⾃⼰指間滑落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師⾳略⼀低頭，勾了勾唇⻆，圈出⼀抹讓⼈難以捉摸的微笑，下

⼀刻便抓過路⼩公⼦另⼀隻胳膊，將那⼥⼦未選中的⽟璧搶了過去。
“看吧，這上⾯是個輸字，她選的是贏”，她含笑向眾⼈炫耀，⾼

興得仿佛⾃⼰賭贏了⼀般。
眾⼈這才都反應過來，紛紛將祝賀的⽬光投向那⼀家三⼝，丈夫

和妻⼦對視⼀眼，眼裡閃著喜悅的淚花，此時，那⼩嬰兒也從爹爹懷
裡醒了過來，睜著⼀雙無辜的⼤眼睛好奇地看著師⾳，⼗分可愛。
師⾳⼜對路⼩公⼦道：“你天凝賭坊向來⼀⾔九⿍，童叟無欺，是

吧？”



路⼩公⼦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，連連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“那現在就兌現承諾吧！”師⾳坐到路⼩公⼦原先的座位上，拿著

⼿中的⽟璧仔細端詳，全然沒把其他⼈放在眼裡。
路⼩公⼦哪裡敢有⼆話，連忙差⼈去取了銀票，拿給那⼀家三

⼝。
四周的⼈們時不時偷瞄師⾳⼀眼，不知道這位刁蠻跋扈的⼩姐到

底想幹什麼。
不過，有幾個腦袋靈光的賭徒似乎察覺到路⼩公⼦在使詐，警覺

地把⾝前的銀兩⼀收，道：“今⽇家中有事，改⽇再賭。”
師⾳⾒那⼀家三⼝拿到了銀票，起⾝⾛向他們，⼜將⼿中的⽟璧

塞到嬰兒的繈褓之中，道：“這個也送給你們，快回去抓藥吧。”
夫妻⼆⼈不敢推辭，怯怯地⾏了禮道了謝，轉⾝出了⾨。⾛了⼀

陣，妻⼦⼩⼼翼翼地從孩⼦的繈褓中掏出那枚⽟璧，卻發現上⾯新刻
了⼀⾏字：兩壁皆是輸，珍愛⽣命，遠離賭坊。
夫妻⼆⼈相擁⽽泣，原來，他們⼀直被路⼩公⼦當猴耍，幸虧有

師⼤⼩姐，否則他們⼀家三⼝不知道變成什麼樣⼦了。
賭坊之內，師⾳對路⼩公⼦道：“你那雙⽟璧被我⽤了，改⽇我再

重新打造⼀副給你送來。”
路⼩公⼦⼼知師⾳已看穿了他的把戲，⽣怕她再說出什麼不好的

話，壞了天凝賭坊的名聲，撲通⼀聲跪倒在師⾳⾯前，⼀連磕了三個
響頭，道：“⼩姐這是哪裡話，那兩塊⽟璧品相極差，不值什麼錢，⼩
姐⽤不著放在⼼上。”
師⾳輕笑⼀聲，雖然她看起來與原主⼀般蠻橫無理，可她懂得顧

及將軍府的⾯⼦：“明⽇申時便給你送來。”
那句“明⽇申時”是特意給看熱鬧的百姓們說的，如果他們不相

信，⼤可在明⽇申時在賭場等著。
話畢，師⾳⾛到⼀臉迷茫的顧嬤嬤⾝邊，拉起她的⼿便出了⾨。

⾒她⾛遠，⼀直站在樓上的少年才緩緩下樓，進了路天凝的屋⼦。
路天凝跪在少年⾯前，埋頭道：“屬下教⼦無⽅，請主⼦責罰。”
“早便聽說路⼩公⼦逢賭必贏，今⽇真是讓我⼤開眼界”，少年語

氣中透著冷意，聽得路天凝⾝體⼀震。
“請主⼦責罰！”
少年淡淡道：“看在你的⾯⼦上，今⽇只要他⼀隻⼿，⽇後再讓我

知道他進了賭坊，我便要他的命。”



路天凝抹了⼀把汗，趕緊磕了個響頭：“多謝主⼦⼿下留情！”
早在師⾳將那⽟璧碾碎之時，路天凝便知道兒⼦闖禍了，不過，

當他匆匆進⼊⼤堂之時，樓上的少年卻給他使了個眼⾊，⽰意他不要
插⼿。
路天凝隱在⼈群之中默默看著兒⼦作死，惴惴不安如坐針氈，後

來⾒師⾳出⼿化解，他才微微松了⼀⼝氣。他⼼知肚明，如若那⼀家
三⼝輸了，今⽇他的兒⼦丟掉的，就不僅僅是⼀隻⼿了。
那少年出了賭坊，特意撿⼈少的巷⼦⾛，⾶簷⾛壁，不多時便到

了鎮國⼤將軍府。他繞到後院，縱⾝⼀躍，跳了進去，⾒四下無⼈，
撕了⼈pi⾯具正要向前⾛，卻聽⼀個聲⾳喝道：“⼤膽賊⼈，光天化⽇
之下擅闖將軍府，活膩了嗎？”
少年腳下⼀頓，轉過⾝，迎上⼀張笑意盈盈的臉，是府內侍衛⽢

⼒。
少年無奈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讓你守著柴房，你怎麼躲在這裡？”
⽢⼒挑眉：“我守著柴房幹嘛，關在裡⾯的⼈都跑出去瀟灑了。”
少年右⼿伸進左邊袖⼦裡，摸出⼀包東西扔給⽢⼒：“這是賞你

的，⼀會兒別忘了鎖⾨。”
⽢⼒接過那包東西，⼩⼼翼翼地打開，兩塊⾹噴噴的桂花糕出現

在眼前，頓時兩眼冒光。
少年⼀臉淡定地⾛到柴房⾨⼝，掏出⼀把鑰匙打開⾨鎖，進了柴

房，⼜倒退兩步，伸出腦袋沖⽢⼒喊道：“喂，記得鎖⾨啊！”
另⼀邊，師⾳將顧嬤嬤拉到⾺⾞上，在她呆滯的雙眼前揮了揮

⼿，道：“嬤嬤，你知道哪裡有⽟器鋪⼦嗎？”
聞⾔，顧嬤嬤才發覺⾃⼰已經到了⾺⾞上，她⻑⻑地吐了⼀⼝

氣，詢問的⽬光掃向師⾳：“⼩姐，你剛剛為什麼要搶⼈家的⽟璧？”
師⾳伸出雙⼿，捧住顧嬤嬤的臉，揉了揉，道：“嬤嬤，你沒有看

出來嗎？那個路⼩公⼦在耍賴，他那兩塊⽟璧上寫的都是輸字。”
顧嬤嬤不敢相信⾃⼰的⽿朵：“真的嗎？”
話剛出⼝，才發覺⾃⼰的臉被師⾳捧住了，頓時有點不好意思，

拍開她的⼿嗔怪道：“⼩姐，注意舉⽌。”
師⾳訕訕收了⼿，認真道：“真的。”
看來，這天凝賭坊的名聲，⽐她這個將軍府的⼤⼩姐要好很多。
顧嬤嬤氣憤地道：“沒想到天凝賭坊居然會幹這種坑蒙拐騙的勾

當，那⼥⼦差點被他們騙⾛。”



師⾳順了順她的背，道：“也不儘然，依我看，主要是這路⼩公⼦
喜歡坑蒙拐騙，其他⼈可能還好，否則天凝賭坊的名聲也不會這麼
好。”
顧嬤嬤幫她捋了捋淩亂的髮絲，欣慰道：“原來我們⼩姐幹了⼀件

天⼤的好事，⽼太婆不知道，還埋怨⼩姐，真是該……”
“嬤嬤！”師⾳打斷她，笑道：“嬤嬤對我最好了。”
顧嬤嬤微微⼀怔，“⼩姐現在的樣⼦，跟以前的夫⼈真是⼀模⼀

樣。”
夫⼈？原主的娘親嗎？
師⾳低下頭，喃喃道：“嬤嬤，⼈總是要⻑⼤的，以前我太任性，

讓你操⼼了。”
“⼩姐可千萬別這麼說，在⽼奴⼼裡，你⼀直都是個天真善良的孩

⼦。”
師⾳松了⼀⼝氣，暗道：還好還好，雖然原主欺負⼈的⼿段近乎

殘忍，不過終歸沒有傷過任何⼈的性命，也算是跟我差不多吧。正想
著，⼜聽顧嬤嬤問道：“⼩姐，那⽟璧，你是怎麼捏碎的？”
師⾳怔了怔，當時情勢所迫，她沒有想太多就把那⽟璧捏碎了……

原主好像沒有這麼⼤的⼒氣……
想了想，師⾳把⼿搭在唇上，做了個噤聲的姿勢，⼩聲道：“嬤

嬤，兩⽉前那次狩獵，就是我和林⽩被⼈陷害的那次，暈倒之前，我
碰到了⼀個世外⾼⼈。”
顧嬤嬤睜⼤眼睛點了點頭，仿佛聽到了什麼了不得的秘密。
師⾳繼續道：“他對我說，我即將遭受⼀場⼤劫，性命堪憂，但我

本性善良，他願意幫我渡過此劫，所以便傳了我⼀些內⼒。我想，正
是因為有了他的內⼒，我才能撐過這場⼤病。”

“原來是這樣”，顧嬤嬤陷⼊了沉思。
師⾳忐忑地看著顧嬤嬤，覺得⾃⼰編的故事真是糟糕透了，可她

⼀時⼜想不出別的解釋，正兀⾃惆悵，卻聽顧嬤嬤道：“應該是夫⼈在
天之靈，幫了⼩姐⼀把。”
師⾳忙道：“我也是這麼想的。”
“改⽇我帶⼩姐去臥⿓寺上⾹吧？”
師⾳暗暗松了⼀⼝氣，顧嬤嬤居然信了，凡間的⼈真是好騙。
師⾳趁機轉移了話題：“好呀嬤嬤，不過你還沒告訴我，哪裡有⽟

器鋪⼦呢。”



…………
*
⼆⼈⼜去珍品堂訂了⼀對瑪瑙⽟璧，約好翌⽇申時來取。
這⼀遭，師⾳特意留意著各種⽟⽯的價格，賭坊那⼀對⽟璧，⼀

共⼗兩銀⼦，⽽她⼿上的⽟鐲，值⼀千五百兩銀⼦。這樣⼀來，根據
各種貨物價值的差異，師⾳算是基本弄清了上京的物價。
回到將軍府時已近晌午，廚房給她們留了飯菜，⼆⼈⼀起在師⾳

的房間裡吃了起來。
顧嬤嬤感覺師⾳經歷了這場浩劫，不僅脾氣性格變好了，對⾃⼰

也更加親近了，⼼中⼗分⾼興，笑意⼀直寫在臉上，直到師⾳冷不防
問了⼀句：“嬤嬤，我怎麼好久都沒看到林⽩了？”
顧嬤嬤神⾊⼀凜：“⾃從那⽇⼩姐被⼈從狩獵場抬回來，林⽩就被

⽼爺關進了柴房，那混⼩⼦，連⾃⼰被下藥了都不知道……”
嬤嬤沒有繼續說下去，⽽是抬眼觀察師⾳的臉⾊，⾒她並無不

快，便夾了⼀⼝菜放到師⾳碗裡，道：“⼩姐，咱們別管他了，好好吃
飯。”
師⾳卻道：“關了兩個⽉了啊，今⽇是冬⾄，是時候將他放出來

了。”
顧嬤嬤握在⼿中的筷⼦明顯⼀頓：“⼩姐，實話跟你說了吧，那混

⼩⼦有少將軍罩著，沒受什麼苦，還是再關幾天吧。”
師⾳忍不住笑了笑：“嬤嬤，怎麼現在我變得溫柔可愛了，你倒學

起了我以前的模樣？”
顧嬤嬤也笑了：“不知道為什麼，現在只要有⼈說起林⽩我就氣不

打⼀處來，早知如此，⼩姐以前把他裝在籠⼦裡當球踢的時候，就應
該⼀腳給他踢到⽔裡，淹死得了！”
師⾳訕訕笑了笑，她⼼裡明⽩，顧嬤嬤只是嘴上這麼說，其實⼼

裡善良著呢。話說回來，顧嬤嬤真的是把原主當親⽣⼥兒⼀樣疼。
師⾳穿到原主⾝上之前，是瀛洲蘭若仙族中⼈，真⾝是⼀株空⾕

幽蘭。因遭⼈暗算，跌⼊萬年冰淵，⾹消⽟殞之際，淵中劈下⼀道天
劫，再次醒來，她已是⼈間琳國⼤將軍之⼥。
神卷有載，神仙歷劫分為三種 :
投胎歷劫，⼀世圓滿。
穿越歷劫，半世圓滿。
幻境歷劫，功成圓滿。



師⾳此次是穿越之劫，法⼒只有原來的⼗分之⼀，不過在⼈間，
已算是打遍天下無敵⼿了。
瀛洲蘭若仙族不似天界那麼古板，雖是仙界，卻也有商鋪和集

市，師⾳從⼩便混跡其中，因⽽⾮常適應這裡的環境。
在師⾳⼼裡，神仙與凡⼈差距並不⼤，都有七情六欲，有好⼈，

也有壞⼈，只不過神仙多活了些時⽇⽽已。
她想起原主以前折磨林⽩的那些場景，⼼中對林⽩⽣出許多憐

惜。
其實，雖然林⽩是個僕⼈，但他的氣質⼀點也不輸外⾯那些世家

⼦弟，他敏⽽好學，聰慧過⼈，⽽原主除了武藝，對其他⼀切都不感
興趣。
原主折磨林⽩，很⼤⼀部分原因是因為嫉妒。此外，林⽩作為下

⼈，卻有⼀股不⽢居於⼈下的桀驁之氣，原主尤其討厭他這⼀點。
不過，師⾳卻不會，恰恰相反，他覺得林⽩此⼈⼼胸開闊，百折

不撓，只要善加引導，⽇後必成⼤器。
師⾳也不求⾃⼰⼤富⼤貴、權傾朝野，她只希望此⽣能過得平安

順遂。⾄於這個未來的夫君，和睦相處就是了，必要之時，再給他納
幾房妾室，⾄於夫妻恩愛、琴瑟和鳴什麼的，不存在的。
飯後⼩憩了⽚刻，師⾳便帶著顧嬤嬤去了柴房。⽢⼒聽⾒有⼈

來，第⼀反應便是檢查柴房的⾨有沒有上鎖，⾒鎖得極好，笑了笑，
趕緊往院⾨⼝迎了出去。

“⼩姐，您⾝⼦才剛好些，怎麼親⾃過來了？”
⽢⼒⼼裡想的卻是：⼩姐，您⾝⼦才剛好些，怎麼這麼快就想起

來折磨我們了？
師⾳道：“我來看看林⽩。”

 

冬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⽢⼒打開柴房⾨上那道可有可無的鎖，躬⾝作了個請君⼊內的姿

勢。
師⾳⾛到⾨前，⾒⼀堆雜草之中，躺著⼀個淡定優雅的少年，顏

如舜華，氣質飄逸，怎麼看都不像個下⼈。
他⼀⾝⽞⾐，⾝材修⻑，右腳搭在左腿之上，枕著⼩臂悠然⾃得

地閉著眼，似乎是睡著了。



⾒林⽩躺著，⽢⼒忙不迭進去拍了拍他的⼩腹：“林⽩，醒醒，⼩
姐來看你了！”
他說那個“看”字的時候，語氣略微加重了幾分，似是想把林⽩嚇

醒。
林⽩果真被嚇醒了，他猛地睜開眼，雙腿⼀曲，翻⾝⽽起，端端

正正站到師⾳⾯前⾏了個禮：“⼩姐。”
師⾳微微頷⾸，也不說話，只靜靜打量著他，⾒他髮絲散亂，頗

為狼狽，眼底卻透著⼀絲沉著之氣，⼼道：是個可塑之才。
⾒她不說話，林⽩也靜靜站著，低頭不語。
若在以前，師⾳每⾒到他就會夾槍帶棒地諷刺幾句，⼼情不好時

還會⼤打出⼿。可如今情況不⼀樣了，師⼤將軍已經當著眾⼈的⾯給
他⼆⼈定下婚約，斯情斯景，連林⽩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。
僵持半晌，林⽩垂下眼簾，壓低聲⾳道：“⼩姐，對不起。”
師⾳微微⼀笑，沒有應他。
這林⽩似乎⽐她記憶裡要沉穩許多，要說桀驁不馴，他⾝上確實

有，不過，那只是他沉穩內斂氣質之下露出的⼀種假像。
⾒師⾳⼀直沉默不語地盯著他，林⽩和⽢⼒都忍不住在想：⼩豹

⼦可能在醞釀⼀場巨⼤的陰謀。
不曾想過了⼀會兒，師⾳柔聲道：“回去休息吧，晚上出來吃餃

⼦，我親⾃下廚。”
林⽩和⽢⼒均是不由⾃主地晃了晃神，他們剛剛聽到了什麼？難

不成出現了幻覺？
怔愣⽚刻，⽢⼒⿎起勇氣問道：“⼩姐，您剛剛說什麼？”
要是擱在以前，⽢⼒絕不會跟這個暴厲恣睢的⼩豹⼦主動說⼀句

話，就是路上遠遠看到了，都會嫌晦氣躲著⾛。不過今⽇也不知怎麼
了，他⼀衝動就問出了⼝。

“⼩姐說放他回去休息，晚上來吃餃⼦，她親⾃下廚！”顧嬤嬤沒
好氣地瞪了林⽩⼀眼。
⽢⼒⼼領神會，同情地望向林⽩，⼼中暗道：⼩姐要毒死他！
林⽩卻若無其事地⾏了個禮：“多謝⼩姐。”
師⾳笑意吟吟地點了點頭，轉⾝離去。
待她⾛遠，⽢⼒站到林⽩麵前，正⾊道：“看來⼩姐要毒死你，這

將軍府是不能再待了，我這就讓空空兒準備假死藥，晚飯之前送你
⾛。”



林⽩卻道：“你有沒有覺得⼩姐被⼈換了？”
⽢⼒不知他今⽇在賭坊⾒過師⾳，思忖⽚刻，說道：“我看不是，

她⼀⼼想要嫁給太⼦，誰知卻被你……雖然你也沒做什麼，但對她來說
可是天⼤的侮辱，殺了你也不為過吧？”
林⽩搖頭，斬釘截鐵地道：“不，她肯定被⼈換了。”
⽢⼒道：“這次你錯了，我剛剛也有此懷疑，已經仔細觀察過⼀

番，⼀個⼈的臉蛋通常可以替換，但臉上的痣和⼿背上的疤痕卻很難
模仿，更何況⾝段、指甲、⼿紋、頭髮這些，她渾⾝上下沒有⼀絲被
替換過的痕跡。”
聞⾔，林⽩眼睛裡蒙上⼀層薄薄的霧，難道說，師⾳真的變了？
“⽤不著假死藥，我會⾒機⾏事”，林⽩⾛出柴房，⼼頭浮現紅⾐

少⼥拿著⼀枚⽟璧向眾⼈炫耀的情景，嘴⻆不⾃覺地勾了勾。
“喂！你要不要命呀！”⽢⼒沖他喊道。
“要！”
回房之後，師⾳換了⾝輕巧的裝束，帶著嬋兒去了將軍府膳房。
今兒是冬⾄，膳房裡⾯格外熱鬧，眾⼈⾒師⾳浩浩蕩蕩地⾛來，

連忙放下⼿中的活，跑到⾨⼝跪成了⼀排。
⾒這陣仗，師⾳有點兒哭笑不得，原主的威懾⼒真不是⼀般⼈可

以⽐擬的。
她⾛過去，扶起⼀位年紀⼤的婦⼈，和顏悅⾊地道：“⼤家都起來

吧，⽇後我會經常來膳房，你們不⽤再跪拜了，該做什麼就做什麼。”
眾⼈⾯⾯相覷，⼩姐今⽇說話好溫柔啊。
師⾳進了膳房，隨⼿拿了⼀件罩衫套在⾃⼰⾝上，在眾⼈驚訝的

⽬光下，她從⾯櫃中舀了好幾碗⾯，潑到案板上，開始和麵、揉⾯。
揉了⼀會兒，她轉向呆⽴⼀旁的廚娘，問道：“我做的對嗎？”
廚娘⾒她臉上漾著笑意，咽了咽⼝⽔，⿎起勇氣⾛上前問道：“⼩

姐，你想做什麼？”
師⾳笑了笑，⾯如芙蓉花開，“我想做餃⼦，爹爹，哥哥還有我和

林⽩那份，我⾃⼰做。”
聞⾔，膳房裡⾯忙碌的⼈都不約⽽同地朝她看來，⼩姐今⽇說起

話來怎麼那麼好聽呢？⼀定是往⽇被她折磨得⼼裡有陰影了，才會覺
得她平平淡淡說句話就這麼好聽。
師⾳對眾⼈報之⼀笑，⼜問廚娘：“你看，還需要加點⽔嗎？”



廚娘⾒她笑得開⼼，臉上也不⾃覺帶上笑意：“不⽤了，做餃⼦的
⾯這樣就⾏。”

“⼩姐，我幫你洗菜？”嬋兒湊到她⾝旁，樂呵呵地道。
“好，我需要芹菜，還有⾁，我不會切。”
廚娘⾝邊胖嘟嘟的⼩丫頭慢慢上前，⼩聲道：“⼩姐，我會剁⾁

餡。”
師⾳伸出⼿來，想摸摸她的頭，伸到半空才發覺⾃⼰⼿上沾滿了

麵粉，⽽那⼩丫頭也害怕地往後縮了縮，她趕緊將⼿收了回去，溫和
地道：“那就⿇煩你嘍。”
那⼩丫頭怯怯地抬起頭，⾒師⾳笑了，興奮地道：“謝謝⼩姐！”
不過⼀刻鐘的功夫，師⾳親⾃下廚的消息已傳遍整個將軍府，各

屋的丫鬟侍衛、府內打雜的僕⼈都藉⼝要拿點⼼，紛紛往膳房跑，⼀
時間廚房⼈來⼈往，熱鬧⾮凡。
廚娘看著盤⼦裡越來越少的點⼼，⼩聲嘀咕：“再這樣下去，我⼜

得做好多點⼼了。”
師⾳的聽⼒⽐⼀般⼈要好，她看向廚娘，笑道：“待會兒我幫你做

點⼼。”
廚娘驚慌失措地轉向她：“⼩姐……不⽤……⼩姐，我⾃⼰找⼈幫

忙。”
師⾳柔聲道：“順便可以向你學習怎麼做點⼼。”
廚娘怔了怔，說了個“好”字，⼼道：⼩姐這是浪⼦回頭了嗎？
膳房⾨⼝，兩個⾝影偷偷摸摸地探出頭，向師⾳那邊張望。
眾⼈⾒是林⽩與⽢⼒，都假裝沒有看⾒，林⽩在家中的地位⼀直

很微妙，以前是管家之⼦、少將軍的朋友，現在⼜是⼩姐的未婚夫
婿，⼀般情況下，誰都不會刻意去招惹他。
不過，林⽩與⼩姐那檔⼦事，⼤家都知道個七七⼋⼋，雖然沒有

外⾯傳的那麼⽞乎，但是現在兩個當事⼈就在眼前，⼤家都不由⾃主
地看看林⽩，再看看師⾳，儼然⼀副有⼋卦的表情。
⽢⼒看著認真揉⾯的師⾳，⼩聲對林⽩道：“今⽇端菜送酒的都是

⾃⼰⼈，有情況會給你使眼⾊，你機靈⼀點。”
林⽩道：“我什麼時候不機靈了？”
⽢⼒不滿地昵了他⼀眼：“就兩⽉前秋獵那次”，他搖了搖頭，“推

翻了我以往對你的所有認知。”
林⽩瞪他⼀眼，無聲地歎了⼝氣，⼀朝被蛇咬，⼗年怕井繩。



師⾳正⼀臉認真地站在案板前學擀⾯，廚娘在⼀旁細⼼指導，林
⽩和⽢⼒看著她穿著罩衫全神貫注擀⾯的樣⼦，不覺⼊了迷。
膳房裡熱氣騰騰，熏得師⾳臉頰紅紅的，⻑⻑的睫⽑微微顫動，

琉璃般的雙眼綻放著別樣的⾵采，如墨的髮絲垂落下來，有幾根沾到
了臉上，她輕輕揚⾸，甩開了。
她⾝上流瀉的光澤⼗分柔潤，與外⾯的雪樹銀花交相呼應。
“⼩姐”，⽢⼒清咳兩聲，⼩聲道：“⼩姐安靜下來，倒是挺好看

的。”
林⽩⽩了他⼀眼，不置可否。
頓了頓，林⽩喃喃道：“不⼀樣，完全不⼀樣，難道，⼩姐真的頓

悟了？”
⽢⼒奸笑著看向他：“那你⼩⼦可是有福了，⽩撿⼀個溫婉賢淑的

貴⼥。”
林⽩陷⼊了沉思，⽢⼒卻⽤⼒掐了掐他的腰，“別做⽩⽇夢了，當

⼼你這條命今晚斷送在她⼿裡。”
⾣時三刻，師堯和師浩前後腳進了⾨，師⾳也在眾⼈的幫助下，

做好了餃⼦，擺了滿滿⼀桌⼦酒菜。
師堯和師浩聽到師⾳今⽇親⾃下廚的消息，急急忙忙換好⾐服去

吃飯，兩⼈剛⾛到正廳，便⾒林⽩偷偷摸摸站在⾨⼝，似是在猶豫要
不要進去。
⾒⽗親和哥哥出現在遠處，師⾳笑意盈盈地迎了出來，“爹爹，哥

哥！”
這幾⽇，為了不讓⼈懷疑，師⾳都躺在床上裝病，師堯和師浩每

⽇從軍營回來都要先去看她，噓寒問暖，關懷備⾄，以⾄於她現在叫
起爹爹、哥哥，也⼗分順⼝。
師堯沒有理她，⽽是陰沉著臉看向林⽩：“誰讓你出來的？”
師⾳⾛過去挽起師堯的胳膊，笑得像⼀朵花：“爹爹，是我。”
師堯和師浩同時看向她。
“你？”
“你？”
他們沒想到，那個平⽇裡最討厭林⽩的師⾳，會把他從柴房裡放

出來，按理來說，不是應該綁到樹上打⼀頓嗎？
“爹爹，你也知道我和林⽩是遭⼈陷害的，林⽩沒有錯”，師⾳柔

聲道。



師堯歎了⼀⼝氣，其實他也知道林⽩是無辜的，可是他⼀直捧在
⼿⼼裡的⼥兒竟在⼤庭廣眾之下遭到這麼⼤的羞辱，還⼀病不起，他
只能將氣全部撒到林⽩⾝上。

“事已⾄此，爹爹既已許下婚約，⽇後我們⼀家四⼝就好好過⽇
⼦，好嗎？”她雙眸明亮，嘴⻆含笑，⼀臉認真。
⼀家四⼝？
林⽩：“……”
師堯：“……”
師浩：“……”

 

護夫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聽師⾳的意思，她已經能夠接受林⽩這個未來夫君了？
師浩不由⾃主地⾛到師⾳⾝邊，探了探她的額頭，喃喃道：“難不

成燒糊塗了？”
師⾳淡淡⼀笑，道：“哥哥不覺得我說的有道理嗎？”
師浩⼀愣，是有那麼⼀點道理。
林⽩卻是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，以他今⽇的所⾒所聞，這種情況已

經不⾜以讓他震驚了。
“阿⾳，你⾝⼦可好些了？”師堯關切地問道。
⼗⽇前，御醫曾對他說，師⾳外感⾵寒，寒氣鬱結，加上她⼼思

憂慮、急⽕攻⼼，內憂外患之下，性命岌岌可危，若是她能打開⼼
結，尚有痊癒的可能，可若她寒⼼銷志，即便神仙下凡也回天乏術。
差點失去⼥兒的他，這些天不知有多⾃責，直到五⽇前師⾳醒過

來，懸在他⼼頭的⼤⽯頭才慢慢落了地。
如今，看著⼥兒安然無恙地站在⾃⼰⾯前，師堯深信她已經放下

了太⼦，打開了⼼結，因此，對師⾳的改變，他並沒有懷疑太多。
“嗯”，師⾳⼩雞啄⽶似的點了點頭，“⼥兒現在活蹦亂跳呢。”
看著師⾳⼀臉開⼼的模樣，師堯微微展顏：“只要你好起來，怎樣

都⾏。”
師⾳⼼下⼀暖：“爹爹，快進屋吃飯吧。”
師浩也道：“對呀爹，先去吃飯吧，我可聽說今⽇的餃⼦是阿⾳親

⼿包的，我活了這麼多年，還沒吃過阿⾳親⼿做的飯呢。”



⾔畢，他笑著沖林⽩眨了眨眼：兄弟，我在給你解圍呢，記得請
我吃飯。
林⽩眯著眼睛笑了笑，指了指師⾳：替我解圍的是你妹妹，不是

你。
師堯笑著點頭，帶著師⾳⼀道進了屋。
師浩湊到林⽩⾝邊，⼩聲道：“⽼實告訴我，你是不是給我妹妹灌

了迷魂湯？”
林⽩瞧了瞧師⾳的背影，搖了搖頭：“沒有，看來經此⼀事，你妹

妹真的⻑⼤了。”
師浩歎了⼝氣，⼼情沉重：“看來那件事對她打擊很⼤。”
林⽩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塞翁失⾺，焉知⾮福，我看她現在這

樣挺好。”
師浩點點頭：“也是，但願她不是在裝模作樣。”
“應當不是。”
*
坐定之後，師⾳摒退左右，拿過各⼈的酒杯斟滿，她舉⼿投⾜間

透著⼀股清雅之氣，看得幾⼈眼前⼀亮。
不過，師浩和師堯卻微微有些⼼疼。⼀來，師⾳現在的樣⼦跟她

過世的娘親很像，兩⼈都不由⾃主地懷念起了故⼈。⼆來，⼀個⼈性
情的改變，通常發⽣在重⼤變故之後，⽽今，驕縱蠻橫的師⾳變得如
此乖巧可⼈，可⾒她內⼼所受的打擊⾮同⼀般。
感受到⼤家好奇地⽬光，師⾳拿起酒杯，向三⼈揖了⼀禮，道：

“爹爹，哥哥，林⽩，以前是阿⾳不懂事，刁鑽任性，給你們添了許多
⿇煩，今⽇特向你們陪罪，這杯酒，我先幹為敬。”
⾒師⾳端著酒杯就要⼀飲⽽盡，三⼈⿑⿑站起意欲攔她。林⽩離

師⾳最近，他⼀把搶過師⾳⼿中的酒杯，仰頭⼀飲⽽盡。
“⼩姐⾝⼦剛好，我替她喝。”
師⾳嫣然⼀笑，林⽩看起來挺乖的。
然⽽，林⽩此舉卻是別有⽤⼼。
若師⾳還是以前的師⾳，那今⽇的晚宴，⼀定是鴻⾨宴。
防⼈之⼼不可無，剛剛上菜送酒的丫鬟跟他說，所有的飯菜均萬

無⼀失，但酒杯，卻是⼩姐特意從清韻軒拿過來的琉璃盅，讓他⼩
⼼。



喝完那杯酒，林⽩順勢把師⾳的酒杯放在了⾃⼰⾯前，如此⼀
來，他後⾯就可以光明正⼤地⽤師⾳的酒杯喝酒了。
如若師⾳真的下了毒，⼀定會想⽅設法讓他去喝⾃⼰那盅，到時

候再⾒機⾏事，讓師堯和師浩察覺到她的⽍毒之舉。
“阿⾳啊，你沒有什麼錯，都是爹的錯，爹沒有保護好你，對不起

你，也對不起你娘！”師堯皺了皺眉，端起眼前的酒杯仰頭⼀飲⽽盡。
師⾳⼼下⼀緊，“爹爹怎麼會這麼說呢？”
師堯⼀向寵她，她之所以能在府裡恣意妄為無法無天，全是仗著

師堯的寵愛。
看來，秋獵⼀事在師堯⼼裡留下了極⼤的陰影，在原主的記憶

裡，師堯⾝軀凜凜，相貌堂堂，有萬夫難敵之威⾵，可如今再⼀看，
師堯的兩鬢已出現些許⽩髮，好像⼀下⼦⽼了很多。
師⾳起⾝，⾛到師堯⾝後，替他捏了捏肩，道：“前幾⽇昏迷的時

候，⼥兒天天夢⾒爹爹來看我，⼀看到爹爹為我擔憂的樣⼦，我就使
勁強迫⾃⼰從睡夢中醒過來，說起來，如今我能好起來，全都是托了
爹爹的福呢”。
師堯⼼下欣慰，即便⼥兒⻑⼤了，依然是他的貼⼼⼩棉襖。以前

也是這樣，每當他不⾼興的時候，師⾳總會過來替他捶背揉肩，想法
設法逗他笑。
⼀旁的林⽩和師浩不知不覺低下了頭，各⾃松了⼀⼝氣。這兩⽉

以來，看著師⾳的情況⼀⽇⽐⼀⽇差，他們⼼裡也像是堵了⼀塊⽯
頭。
看著⼤家⼀臉沉重的樣⼦，師⾳⼜道：“爹爹，別難過了，多虧了

這⼀劫，⼥兒才想通了很多事，也算是因禍得福吧。”
師浩微笑著抬眸：“你想通了什麼？”
“你猜”，師⾳眼中閃過⼀絲狡黠。
師浩打趣道：“你……你想天天給我做飯吃。”
師⾳：“……”
她往師浩背上拍了⼀巴掌，笑道：“總之，以後我們就開開⼼⼼地

過⽇⼦，再也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了。”
師浩歎了⼀⼝氣：“阿⾳，哥哥那天應該跟著你的。”
師⾳笑了笑，美麗的眸⼦裡泛著迷⼈的光華，“都過去了”。
她⼜轉向師堯：“爹爹，你嘗嘗⼥兒做的餃⼦”。



三⼈不約⽽同地看向眼前那盤熱氣騰騰的餃⼦，⼀個個餃⼦像元
寶⼀樣靜靜地躺在⽩瓷盤裡，看起來⼗分可愛。

“你做的？”
師⾳抿嘴淺笑：“如假包換，快嘗嘗。”
“賣相還可以”，師浩笑道。
“那是⾃然，妹妹我聰明伶俐，⼀點就通”，師⾳笑靨如花，⼜含

著幾分俏⽪。
師浩咬了⼀⼝，讚不絕⼝：“嗯，爽滑可⼝，⾁汁四溢，好吃！”
師堯和林⽩也夾了⼀個放進嘴裡，果然，飽滿⾹滑，回味無窮，

⽐外⾯賣的好吃多了。
“真沒想到，此⽣還能吃到阿⾳親⼿包的餃⼦”，師堯笑道。
“爹爹，⼥兒以後經常給你做。”
“好，你也快吃。”
林⽩⼀邊吃著餃⼦，⼀邊暗暗觀察師⾳的神⾊，她⾔笑晏晏，根

本沒有把他放置在⼀旁的酒盅放在眼裡。
正廳裡充滿歡聲笑語，將軍府已經很久沒有傳出過這樣爽朗歡樂

的笑聲了，僕⼈們偷偷在⾨⼝張望，紛紛驚訝道：師⾳⼩姐經此⼀
劫，似乎真的變了。

*
酒⾜飯飽，幾⼈開始閒聊起來，師⾳很想知道秋獵⼀事的後續，

便問師堯道：“爹爹，秋獵⼀事，你查過了嗎？”
師堯點點頭：“查過了，你中了迷藥。”
“是誰幹的？”
“還不知道，爹把那⽇端茶送⽔的丫鬟都收押了，甚⾄⽤了刑，可

是沒有⼀個承認的。”
師⾳道：“不是她們，爹爹，放了吧。”
三⼈⽬光同時落在師⾳⾝上，師堯睜⼤眼睛問道：“阿⾳，你知道

是誰？”
師⾳點點頭：“可能是魏璿，這幾⽇，⼥兒反復琢磨那⽇的情景，

覺得魏璿最為可疑，因為狩獵之前，她給⼥兒聞了聞她新得的⾹料，
現在想來，那⾹料裡應該有迷藥。”
師堯神⾊⼀凜，沉聲道：“此話萬不可對外⼈說起，無憑無據污蔑

丞相之⼥，會引起更⼤的⾵波。”



“我知道，我連顧嬤嬤都沒有說過”，師⾳轉向林⽩：“那你呢？你
是怎麼中的招？”
林⽩的臉微微⼀紅：“那⽇有個丫鬟來找我，說魏⼩姐有事找我，

我便隨她進了⼀個帳⼦，魏⼩姐不在，她讓我稍等⽚刻，不過⽚刻之
後，我就暈了過去。”
師浩補充道：“後來，那丫鬟就不⾒了，魏璿也說他從未找過林

⽩，因為此事，魏丞相還對爹爹說了許多難聽的話。”
師堯瞪了林⽩⼀眼，道：“她⼀個千⾦⼩姐，為何叫你⼀個侍衛去

她帳中，你就不覺得怪異嗎？習武之⼈，怎得連這點防備意識都沒
有？”
師浩正欲維護林⽩，卻聽師⾳道：“爹爹，魏璿是丞相之⼥，傳喚

林⽩他也不敢拒絕呀，這不怪林⽩，魏璿的⽬標是我，如果林⽩不
去，她也會拿別⼈來陷害我。幸虧是林⽩，若魏璿隨便找個路邊的乞
丐，那我這輩⼦可就真的毀了。”
師⾳頗有深意地望了林⽩⼀眼，其實她⼼知肚明，林⽩之所以沒

有防備魏璿，是因為他喜歡魏璿。
師浩忙道：“妹妹說得對，幸虧是林⽩，爹，阿⾳，你們放⼼，依

我看，林⽩⽇後的前途，必然不可限量。”
師堯冷哼⼀聲：“不可限量？⼀天到晚盡會惹事。”
⼀天到晚？難道林⽩⼜犯事了？
師⾳看向林⽩，⾒他⾃⼰也是⼀臉茫然。
“爹爹，此話怎講？”
師堯皺著眉頭從懷中掏出⼀封信，扔到林⽩麵前：“⾃⼰看。”
師浩⼀把將那封信抓起，展開看了⼀眼，正⾊道：“林⽩，明⽇你

隨我去⼀趟梁州。”
師⾳問道：“出什麼事了哥哥？”
師浩道：“我曾經舉薦林⽩當過梁州昌化縣丞，你記得吧？”
師⾳點點頭，在原主的記憶裡，林⽩曾經消失過兩年，好像是外

出當了個芝⿇⼩官，半年前才回來。
師浩⼜道：“後來因為⼀些事，林⽩遞了辭呈回了家，如今他的辭

呈才剛到梁州通判⼿裡，昌化知縣彈劾林⽩擅離職守。”
師⾳想了想道：“也就是說，這個昌化知縣故意壓下了林⽩的辭

呈，拖到現在是為了給他治個擅離職守的罪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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